




                

吴夲崇拜现象的文化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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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都不可能没有宗教生活与宗教信仰，因此也就不可能没有宗教。在西方宗教实体的权力与政治实体的权力相较、教权至上，教权决定王权。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却呈现与西方判然有别的面目。作为封建帝王的权力永远高于教权，神权，表现在宗教的兴衰与封建王朝的支持与否分不开，“神”必须经封建帝王的敕封才能立稳神坛，以至飞黄腾达。考察中国的宗教发展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出身”于俗民信仰文化土壤的“俗神”，表现尤为明显。
吴夲信仰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覆盖面的崇拜现象，取决于封建王朝的扶持 。其神号“医灵真人”，最初只是民众私谥，不具备合法性。后来为官方确认，追封侯爵，并由侯而真人，真君，只至保生大帝。其庙宇也相应由民间小庵、变为官方祠庙，最后撤旧而新之，高门有伉，宫寝奕奕，轮焉奂焉，翚飞鸟革，可谓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这种神号的正式追封并屡屡累加，祀神场所由民间寒酸小庙，变为按官方规制建造的宏大格局的宫庙。无疑对吴真人信仰面的扩大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一，庙宇建筑的恢宏是神尊严的象征。唐人有“不睹皇居壮，按知天子尊”诗句，反映了人间帝王的尊贵，威严与宫殿建筑象征意义的对应关系。同样，阴间神明的“侯”“大帝”的神威与宫庙壮丽辉煌之间对应的象征意义也概莫能外。
其二，列入祀典的神祗，要按时进行官祭，或由地方长官率下属官员及乡人等进行祭祀，或由皇帝派员前往偕同地方官员祭祀。吴夲信仰被列入祀典，地方长官必须按规定率下属官员及乡人往慈济庙（或宫）举行祭祀。真德秀《慈济庙祝文》就是这种祭祀的祭文。官祭的排场是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宏伟华丽的慈济庙（宫）进行，其场面与气氛之隆重是俗民们罕能见到的。
其三，神祗为官方认可，特别是授以神号，神像可以出巡。其出巡的仪仗通常比照阳世的王侯以至帝王出巡的仪仗。吴夲被授以爵号，列入礼典之后，同样要象阳世地方长官视察辖区一样起驾出巡。“青衣前导兮侯出游……幡幢盖兮侯往还……”。“膋萧炳兮饰五音，椒兰郁兮震谵心，飞龙驾兮祥云舞……”这是杨志碑与庄夏碑中祭祀、迎送神的歌辞，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出巡的仪仗排场，而且还是“侯”的等级。以后升为“大帝”，其排场无疑更大，更引人注目。
所有这些对俗民，对信仰者都会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与震慑力。对其信仰的传播与信仰地理的扩大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中国古代官本位文化铸成了广泛存在于俗民深层文化中的官本位与官崇拜意识。封建王朝把吴夲信仰纳入礼制祀典以至道教神系中，累加封号，促使俗民对吴夲崇拜升温。而这种崇拜的升温是通过俗民深层文化中的官崇拜意识起作用的。因此，吴夲信仰的官方化，南宋绍兴时招致“四方香火来者不绝”，到了南宋淳熙时分香立庙越来越多，“支分派别不可殚记”。信仰地理已越出福建。
 吴夲信仰为官方认可，朝廷所赐神号不断升格，除了表明神的级别越高。社会影响越大外，也为神的职能的多能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在俗民眼里“封号”大，“神”也就大，大神必然神力无边、无所不能。这是俗民深层文化中官崇拜意识起作用的又一表征。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民间俗神的态度有禁止，有容忍，有支持。从唐中后期起，基本上由容忍转向支持。吴夲信仰能为朝廷认可并一再加封，还因为遇到历史的机缘。宋代是中国历史上(P.82)继汉代之后又一造神高潮。北宋仅汴京一地就有大小民间杂祠一千三十八区。南宋仅临安一地有民间大小杂祠数百。宋代造神、大封民间神由此可见一斑。和许多福建土生土长的民间俗神一样，吴夲信仰从一开始产生就幸运地处在宋代造神高潮中，到明清时期又一个造神高潮中其神号获得升格、封“万寿无极保生大帝”，可谓青云直上。
那么封建统治者为什么会对吴夲信仰认可并一再升格呢？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吴夲信仰在闽南具有很大的影响。两宋时期，福建各方面发展迅速。泉州港的兴起使福建在当时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南宋时期，福建是首都临安的“后院”。福建的安宁对南宋政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吴夲信仰的认可与屡次升格，其政治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经济发达，虽然泉州港衰落，但漳州月港又代之崛起，对外贸易仍相当活跃。海澄县的设立就是经济发达，贸易繁荣的产物。所以从南宋到明清对吴夲信仰的一再升格，表面上是恩宠“神”，实际上是笼络与控制“神”所辖下的“人”。“君权神授说”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封建统治者对吴夲信仰所作的一切，都是在编织与加固“君权神授”的花环。
吴夲崇拜是一种信仰文化现象。而它的形成是由中国封建社会俗民阶层，宗教势力，官方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各自对这一信仰的需求。从一个侧面说明“神”并非超然、潇洒，而是背负着中国古代世人的种种企求与希冀而产生的，并随着历史前进而挪动沉重的脚步，只要“神”存在的条件不彻底消失，它只能沉重地走下去！(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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